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就
《2016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未獲立法會通過的譴責聲明

　　自1992年起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透過成立病人權益協會，主力協助遭遇醫療事故受害人透過投訴渠道及法律程序，爭取公義討回公道。醫生失德的苦主正是本會一直以來的協助對象。

　　在協助投訴的過程中，本會清楚體會苦主向醫務委員會（醫委會）作出投訴以尋求公義的過程困難重重，究其原因，在於業外人士在醫委會中的比例甚低，未能反映社會對醫生專業的道德要求。同時，從投訴到紀律研訊的程序非常繁複耗時甚長，兩者皆令苦主難以獲到公平的對待。本會因此而開始爭取改革醫委會。

　　在2000年發生的手機醫生事件後，醫委會在備受社會壓力下終於承認有改革必要。本會亦在當時積極推動改革，而醫委會經諮詢業界及公眾後，於2001年向政府提交改革方案。可惜整個改革方案隨著政府的人事變動及業界抗拒，一直停滯不前。與此同時，醫委會處理投訴的時間日益延長，裁決結果及判刑亦未符合社會要求。

　　直至2012年初，政府在食物及衛生局（食衛局）轄下成立「醫護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督導委員會」（督導委員會），而今屆政府繼承了督導委員會的工作，其中一項便是改革醫委會。經過多年討論，有關委員會原訂於2016年內提交報告，建議醫委會改革的方向。然而，在2015年中，立法會張宇人議員提出了私人條例草案，建議醫委會增加四名業外委員，及將有限度註冊期由一年延長至三年。此草案雖然有助引入合資格的海外醫生到公立醫院工作，以紓緩前線醫生人手緊絀情況，但卻無助於解決紀律程序過長的問題。因此，食衛局吸納了張議員的私人條例草案，並在符合督導委員會已確立的改革方向上，提出三個修訂《醫生註冊條例》的目的，即：增加醫務委員會的業外人士參與；改善醫務委員會的申訴調查和紀律研訊機制；以及利便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（特別是專科醫生）到港執業。

　　由上述回顧可見，政府提出2016年醫生註冊（修訂）條例草案（條例草案）時，並無任何政治動機，實只著眼於令醫委會更向公眾問責，更公義對待醫生失德苦主，及紓緩醫生壓力，令依賴公營醫療服務的基層市民受惠。原本一條涉及社會公義及顧及民生的議題，被個別具影響力的醫生及維護醫生利益的組織，利用社會現時對現任特首及政府的不信任，及對中國大陸的反感，轉移視線成為一項政治議題，藉此來逃避公眾監察，及繼續鞏固在醫委會內的勢力，以保護醫生自身利益。

　　這些醫生及組織成功以政治議題包裝，反對條例草案去改革醫委會。他們又成功羅致不信任政府的醫生傘後組織，更集結其他激進的民間團體及市民，利用他們的真心真意反對，躲在其背後，掩蓋著假仁假義下的保護主義。在煽動的過程中，反對團體一直以不盡不實的理據、似是而非的說法、跨張失實的陰謀，挑動社會的仇恨及恐慌，手法極不道德。


　　影響所及，泛民政黨也不得不在政治盤算下，顧及九月立法會的選情而「歸邊」，放棄了「爭社會公義、為弱者發聲」的參政初衷。請從政者不要推說是現任特首及政府一手造成撕裂局面，而他們在這次審議時只好無奈的站在反政府一方。這種蒼白無力的推搪只會令人更為反感。須知道投票議決過程如只著重「票責票償」，實是最低層次投機取巧的政客技倆，勇於成義、敢於承擔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家所為。

[bookmark: _GoBack]在此政治力量的動員下，在立法過程期間，病人組織、支持改革的醫生們、及政府官員無論如何克盡己任顯盡誠意，向反對的醫生團體、議員、及市民，極力澄清及盡力尋求互相妥協和退讓的空間，最終也無補於是。

　　今日條例草案被拉倒，高興的應該是真誠反對者，因為他們「成功」抗衡幻想中的政府勢力擴張；是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，因為他們「成功」悍衛醫生自身利益；是作政治盤算的政客，因為他們「成功」向選民向票源交待。不過，他們高興的笑聲，卻是踏在病人苦主之上發出的。病人組織被剝奪了首次晉身法定機構，表達病人聲音意見及問責醫生的機會；苦主在現時數以年計的漫漫公義路上，仍要再多等幾年，到時延遲來的公義還算公義嗎？在爭取改革醫委會的過程中，病人苦主極微弱的聲音有誰聽到？條例草案被拉倒後，他們傷痛無奈的唉哼，有誰還會理會？

　　在此，本會嚴正聲明，強烈譴責假仁假義的保護主義者、極不道德的煽動者、失去「爭社會公義、為弱者發聲」初衷的從政者。不過，本會仍然會繼續與病人和苦主一同努力，爭取改革醫委會，使之「行公義、守專業、護社群」。本會仍然相信，集結的弱者微聲，會把傷痛無奈的唉哼，化為堅實的聲音，呼喚社會公義早日實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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